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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名词性并列结构中“AB”式与“A和B”式中，并列项“A”、“B”之间的标记是否添加并列标记“和”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语义和功能上的差异。无标“AB”式并列结构中的并列项选取典型性事物以代表某种

成套或成组的概念范畴并且往往蕴含超出字面既定概念意义的语义解释，通常表现出整体性；有标“A
和B”并列式通过并列标志凸显各并列项的独立地位，凸显独立性。并列结构“A(和)B”式中的标记“和”

的隐现具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和制约因素，并列项的语音、语义、句法和语体都会对并列标记“和”的隐

现造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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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oun juxtaposition structure, whether the tokens between the “AB” and “A and B” paral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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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A” and “B” are add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 are indeed semantic and functional differ-
ences. The juxtaposition items in the unlabeled “AB” juxtaposition structure select typical things 
to represent a certain set or group of conceptual categories, and often contain semantic interpre-
tations beyond the literal established conceptual meaning, usually showing wholeness; The jux-
taposition marked “A and B” highlights the independent status of each juxtaposition item and 
highlights the independence through the juxtaposition sign. The loom of the token “and” in the 
parallel structure “A (and) B” has certain conditions and constraints, and the phonetics, semantics, 
syntax and style of the juxtaposed term will cause certain restrictions and restrictions on the ap-
pearance of the juxtaposition mar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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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名词性并列结构在现代汉语中是常见的结构，“和”则是该类型结构中典型的并列连词，但作为并

列标记的“和”在句中有时可以省略，有时又不可以省略。并列连词标记和无标记有何区别？对于隐现

标记“和”该如何分析？目前研究还有待细化。 
以往对并列连词“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大方面，但不局限于此：1)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偏

误分析。刘硕(2020)以蒙古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使用“和”的偏误种类及其成因[1]；王传说(2019)
则通过分析留学生的课堂互动和作业，进一步探讨了“和”的使用偏误问题[2]；赵光沛(2016)用偏误分

析理论概括苏丹学生在使用“和”时的遗漏、误加和误用等偏误类型，为偏误分析提供了实证支持[3]。
2) “和”在并列成分中的位置和功能。宋萌萌(2018)对“和”在并列成分中的位置进行了细致的分类，

并探讨了每一类别的功能和意义，这为理解“和”在句法结构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4]。王少莹和杨

白云(2000)则从句法功能的角度分析“和”在不同语境下的多样性[5]。3) 跨语言对比研究。跨语言视角

为理解“和”提供了新的维度。马芬(2008)从语法和语义角度对比“和”与 with、and、or 等虚词，探讨

其中的异同[6]；马海霞(2019)在汉越语言并列连词的对比基础上，归纳了共性和个性特征，为跨语言的

语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7]。除此之外，冯元(2016)、邓丽君(2019)、张纪花、马贝加(2014)等也进行了

相关研究[8]-[10]。4) “和”的词类归属争议。关于“和”的词类归属于介词还是连词，学术界存在不

同观点。杨萌萌、胡建华(2017、2018)认为句法位置决定“和”的句法范畴，换言之，“和”到底归类

取决于句法位置[11] [12]；熊仲儒(2021)却并不认同此看法，在《“和”词类探析》中将“和”视为连

词，认为“和”的词类归属具有明确性[13]。5) “和”与其他连词的对比分析。李艳娇、杨尔弘(2014)
从共时和历时层面考察“和、与、同、跟”的句法分布，发现连词“和”的运用数量占绝对优势[14]。
孙本成(2022)则聚焦于“和”与其他并列标记的对比，为理解“和”的使用提供了新的视角[15]。殷树

林和廖燕燕(2022)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通过对比“和”与“与”的使用，揭示了它们在句法

结构中的细微差别[16]。 
综上，关于并列连词“和”的研究涵盖了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功能、跨语言对比、词类归属以及与

其他连词的对比分析等多个方面，然而当前对“和”隐现问题的探究相对较少。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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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对有无标记形式进行了探讨，如马清华(2005)提出，标记化是语言强化表达功能的一种手段。

他指出，关联标记在句法层面扮演着多重角色，它不仅能够实现成分之间的连接控制、激活语序的流畅

性、确保句子的完整性，还能在语义和语音层面发挥调和语义、增强语气的功能。此外，它还有助于节

奏的优化，为语句的韵律美提供辅助[17]。铃木庆夏(2008)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并列结构的形式选择

主要受到说话者对于所关注语义实体 A 与 B 的主观认知和评价的影响，并非完全基于这些实体自身的

语义属性[18]。 
这一研究对“和”的研究可谓打开了新的大门，但尚未明确指出，在那些并列标记既可用又可省略

的情况下，怎样判断何时应该使用带有标记的结构，何时又应该省略标记。由此，本文以铃木庆夏(2008)
的选例为蓝本，即“爸爸(和)妈妈”在现实文本中的运用为切入点，比对观察“爸爸(和)妈妈”文本中“和”

或隐或现的不同言语效果，以语义特点、功能特征为主要支点，从典型性、主观性、话题与强调、语音、

语序和语义差异等角度着手，探讨体词性并列结构“A (和) B”式结构中并列标记“和”的隐现的规律及

其背后的制约条件，但本文只关注同一层次的“和”并列，因此在多项并列中，并不考虑“和”的位置

不同带来的连接功能的层级、位置差别。 

2. “A (和) B”式的隐现特征 

无标“AB”式由词汇化发展而来，即有标的“A 和 B”固化为无标“AB”式。A 和 B 作为代表性

分项，象征性地代表整体，常具有隐喻性结构意义，许多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固定短语。“A 和 B”式强

调分项独立性，而“AB”式代表概念组，隐含更深层意义。功能方面，“A 和 B”式用于列举和语序活

化，“AB”式则语气更和缓。句法位置方面，“A 和 B”式更多是主语位置，“AB”式则更为自由。因

此，理清“AB”式和“A 和 B”式两者的关联性和差异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2.1. “A 和 B”式的个体独立性和列举穷尽性 

“A 和 B”式更倾向于强调 A、B 分项独立存在的个体地位，同时两分项间可能存在共同的谓语动

作，并列项两者有相通的语义接口。 

例 1：她在前面引路，瑞宣，孙七，孩子，和两条狗，全在后面跟着。(老舍《四世同堂》) 

例 2：她在前面引路，瑞宣、孙七、孩子、两条狗在后面跟着。(笔者改编) 

以例 1 为例，此处的“和”[1]将所有列举的事项全部指出，除了“瑞宣，孙七，孩子，两条狗”别

无其他。强调了每个个体在“她”后面跟着，这些列举事项的共同特征就是“跟”，共同完成这个谓语

动作，它们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作为列举完尽的一个群体，以“和”作为列举最后一项的结束，将所有

成分合并成一个穷尽的整体。但例 2 与 1 不同，缺少了“和”之后的并列项不再穷尽，即使“瑞宣、孙

七”等仍是在“她”后面跟着，但并不能否认的是，除文本列举的事项之外，还有其他事项也可能在后

面跟着，文本不能判定只要文中的列项发出“跟”这个动作行为，可能还有“张三李四”等等也在后面

“跟”着，选取的示例受到了文本作者的约束。 
因此，“A 和 B”式除了强调列项的个体独立性之外，还强调句子所列举项的穷尽。 

2.2. “AB”式的典型代表性和整体范畴性 

与有标不同，无标“AB”式通常代表成套或成组的概念范畴并且往往蕴含超出字面既定概念意义的

语义解释现象。该情况下，并列项一般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事物，整个并列结构通常作整体性解读。 
如，“茶壶茶碗”两并列项之间一般不插入“和”，因为两并列项“茶壶”、“茶碗”一般是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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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鸡鸭鱼肉”一般是较好菜肴、更好生活品质的整体概念解读，而举例的“鸡”“鸭”“鱼”“肉”

各项是其代表的上位概念中的“象征性典型事例”。这种语义关联紧密且具有象征性的典型并列分项往

往有表示上位概念的隐喻概括功能的结构意义，许多甚至词汇化作为固定短语而存在于现代汉语词汇中，

如“锅碗瓢盆”、“吃喝玩乐”等；有的甚至直接浓缩为并列式复合词，如“父母”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无标志的“AB”式并列结构其实具有一定的能产性，但一般需要先由上下文构

成一个认知框架。言之，“AB”式并列结构仅在能够触发相应认知框架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这种认

知框架的形成，可能源自语言社团的文化背景，也可能是基于普遍的常识或逻辑推理。因此，无标的“AB”
式并列结构在接受度广的公认语境下，或是在前文提及的临时认知框架下，这种无标“AB”式结构就具

有了一定指称性，一般不加并列标记“和”。 

2.3. “A (和) B”式的互通性 

上文初步解释了“A 和 B”式与“AB”式的语义特征差异，即“A 和 B”式强调并列项的个体独立

性以及列举的穷尽性，“AB”式则突出典型的代表性和整体范畴性。然而，“A 和 B”式与“AB”式虽

有差异，但两者在实际运用中却能够并存，如“爸爸和妈妈”“爸爸妈妈”都是正确的表述。这种共存

问题在前文并未讲清楚，因此下文将尝试以“爸爸和妈妈”“爸爸妈妈”为例，解释“A 和 B”式与“AB”
式共处现象及其运用规则。 

例 3：爸爸和妈妈出门了。 

例 4：爸爸妈妈出门了。 

当并列结构只是两个成分，独立又完整，可以互通。例 3 和例 4 都是正确句，说明“和”的隐现是

可以共存的。在例 3 中，强调两个人出门了，“爸爸”“妈妈”是两个独立的人，即“爸爸”“妈妈”

两个，这两者共同完成谓语动作“出门”，故用“和”连接。例 4 虽然也强调两个人出门，但是作为“AB”
式，更强调完整性，是“爸爸妈妈”一个整体“出门”。例 3 和例 4 之所以都合规，笔者认为，是此处

的“AB”式的典型代表恰恰代表了一组完整的事物范畴的全部。也就是说，在“AB”模式中，如“爸

爸妈妈”这样的组合，成员仅限于两个典型代表，没有其他附加成员。这两个成员共同定义了“双亲”

这一概念范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A(和)B”的表达方式是完全适用的。 

例 5：*“早上好，爸爸和妈妈。”(转引网络) 

当作为称呼语时，应该把并列项看成一个整体，强调的是完整性，需要省略“和”，如“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从例 5 中可知，“爸爸和妈妈”作为称谓语是很奇怪。在原文中{XE “(1)”} {XE “(1)”}{XE 
“(1)”}就属于留学生并列结构偏误中的误加现象的列举，“爸爸”、“妈妈”作为公认语境下的整合概念，

作称谓时一般不加并列标记“和”。 
因此，有无并列连词还是有些许差异，即事物范畴成员齐备时“AB”式、“A 和 B”式；但作为称

呼语时一般用“AB”式。 

3. 隐现的制约因素 

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A 和 B”结构与“AB”结构各自独特的特点，并讨论了“爸爸和妈妈”作

为“A 和 B”结构的例子，以及“爸爸妈妈”作为“AB”结构的例子在句法上的合理性。但对于同为并

列结构的并列项何种情况需要并列连词“和”，并未陈述清楚。本节就以“和”隐现的制约因素——语义

距离、语音制约、语法制约和语体制约四个角度，进一步探讨“爸爸和妈妈”以及“爸爸妈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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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语义距离 

语义距离可以理解为词语或结构在语义上的差异程度，差异越小，距离越近，并且这种差异会影响

句子的理解、生成以及语言的使用。例 6 和例 7 中“爸爸”“妈妈”的语义距离相距十分近，经常成对

出现，中间连接的并列标记“和”消失后对于句子的合理程度影响不大，可以存在；而“环境”与“房

子”的语义距离相距较远，共同出现的频率较小，中间需要并列标记“和”在语义连接上起搭建桥梁的

作用，使句子表述正确。 

例 6：她有那样好的爸爸和妈妈，有那样舒适的环境和房子，不用说物质生活多么丰富、就连她的名字都是娇

贵的象征。 

例 7：她有那样好的爸爸妈妈，有那样舒适的*环境房子，不用说物质生活多么丰富、就连她的名字都是娇贵的

象征。 

语义关联性在决定并列项是否需要标记时起着关键作用。学者从语义相似性(吴云芳，2005)、并列潜

能(马清华，2004)和音韵角度(沈家煊，2014)指明并列标志“和”的隐现限制因素，认为语义距离影响并

列结构的松紧，结构松散，标记“和”有出现的必然性，反之则无需出现[19]-[21]。 

3.2. 语音制约 

在既定的语义相关且同类的研究范围内，各项音节长度对并列标记“和”的隐现起很大的制约作用。

一般来说，音节长度异类的并列结构，会习惯性出现并列标记以煞尾；而音节长度相同的并列结构，可

以不出现并列标记，这种无标并列结构在语感上也很自然，如例 8。 

例 8：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说，火星在地貌、地质和物质成分方面都有一些特殊的特征。(人民网) 

音节长度异类时，出于普遍语感，标志“和”都倾向于需要出现，通过标记与向前或向后项的并列

项相结合，达到节奏的和谐，解除失联。例 8 中，并列项“地貌”“地质”“物质成分”的音节长度不

同，且语义关联相对较小，需要标志“和”的出现紧联各并列项，达到紧密和谐的效果。 

3.3. 句法制约 

并列短语位于句子较深层嵌入的位置时，更倾向于省略并列标志。李占炳(2014)指出，名词性并列短

语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对其使用并列标记的频率有显著影响。作为主语的并列短语使用标记的频率最高，

其次是宾语，再次是定语，而作为状语的并列短语省略标记的可能性最大[22]。柯航(2004)利用多地方言

语法变调的表现，证明了不同句法结构的确存在一个结构松紧度的差异，其中主谓结构的成分间最为松

散，述宾次之，定中结构中的成分间结合最为紧密[23]。因而可见，这种句法位置造成的标记隐现现象在

汉语语法的具有普遍规律，并列标志在不同句法层次的隐现倾向正是这一规律的具体表现之一。 
在 CCL 语料库中输入“爸爸和妈妈”，有 119 项数据，且大约一半的数据项充当了句子的主语。剩

下的数据项分布在不同的句法角色中，包括宾语、介词后的宾语、宾语兼作主语以及定语的位置，其中

定语位置只有 6 例，还有 1~2 例作为标题或落款。而“爸爸妈妈”的 1052 条数据中，主语位置的比例没

有这么高，宾语位置的比例有所增加。 

例 9：一度曾经有所和缓的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近日又趋严峻。 

例 10：企盼能够与驱散的爸爸妈妈、儿子女儿的目光相遇。 

例 9 中“之间”提醒了“爸爸妈妈”两并列项之间的个体独立性，符合并列标记出现的独立概念语

义条件，但却因作为多重定语中的一项，句法层次低、位置内嵌，仍编码为“AB”式无标记紧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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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0 中“爸爸妈妈”并列结构处于介宾结构中的宾语修饰语位置，句法层次低且位置内嵌，也编为“AB”
无标记形式。 

3.4. 语体制约 

语体与标记属于相互影响的关系，不同语体的表达要求对标记的是否出现都有一定的倾向性。根据

龚君冉(2005)以 200 万字语料库及补充口语为基础的调查分析中可以看出，书面语和口语在使用并列连词

“和”的频率大约是 19:5，显示出书面表达更偏好明确使用“和”作为标记，而在口语交流中则往往减

少“和”的出现频率[24]。换言之，不同的语言环境会制约“和”的隐现，口语相对于比较随意亲切，不

一定需要出现连词来保证结构完整性；而书面语则相反，注重话语完整和严谨，偏向于出现连词“和”。 
总之，并列标记“和”的出现与否，受到了语义距离、句法制约、语音限制和语体制约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并列项之间的语义距离对并列标记隐现的制约控制性更强，其他三条制约

因素在不同语言环境下也会发现制约控制作用，而其中的强弱性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4. 结语 

名词性并列结构中“AB”式与“A 和 B”式都有较高频的使用，并列项“A”、“B”之间的标记是

否添加并列标记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包括语义和功能上的差异。1) 无标“AB”式并列结构中的并列

项选取典型性事物以代表某种成套或成组的概念范畴，并且往往蕴含超出字面既定概念意义的语义解释，

通常表现出整体性；有标“A 和 B”并列式通过并列标志凸显各并列项的独立地位，凸显独立性。2) 带
标记的并列结构句法位置以主语和宾语为主体，且“A 和 B”式作为标题具有常用性，“A 和 B”式比

无标“AB”式更具话题性。由于标志“和”的凸显性和紧联性，使得并列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逻辑

和语音上的内在定序制约。3) 并列结构“A (和) B”式中的标记“和”的隐现具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和制

约因素，并列项的语音、语义、句法和语体都会对并列标记“和”的隐现造成一定的制约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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